
循声定位
是唯一办法

一场大雨过后，
原本就乱石密布、荆
棘丛生的霸王岭变得
寸步难行。已经在这
片山林摸爬滚打了11
个年头的李文永，熟
悉这里的每一条山
路，但偶尔还是会感
到有些力不从心。

“山里的路原本
就不是为人类准备
的，长臂猿在树冠间
健‘臂’如飞，我们很难追上。”他双
手一撸裤管，腿上几道伤疤赫然在
目，“尤其是雨后，脚踩在哪里都是
滑的。”

的确，A群到D群海南长臂猿的
活动范围达 16 平方公里，去年新组
建的 E 群更是将“三口之家”迁至 8
公里以外，要想靠双腿追踪这群移动
速度可达3米每秒的树栖动物，谈何
容易？

唯一的办法，是在猿群发出鸣叫
时，循声定位。

凌晨6点左右，通常是每天第一声
猿鸣响起的时候。刚从事监测工作时，
听到林子里传出“呜”的一声后，背着望
远镜、笔记本、相机、镰刀等工具的李文
永一路狂奔，却只能循着声音赶到猿群
出现过的大概位置。

后来，他干脆再早一小时出发，摸
黑爬到猿鸣响起过的地方蹲守，一次次
扑空后，终于等到这声清亮的长音自头
顶传来。

猿群喜欢去食物多的地方，监测队
员们便摸清长臂猿“粮食树”的种类、特
征和分布区域等，总结出容易追到猿的
线路和监听点。

李文永打开手机里一个用于定位
的APP，只见地图上密密麻麻地分布着
几十处猿群易出现的监听点。

“最近这些年，政府陆陆续续种了
数万株海南长臂猿喜食的乡土树种。
现在小家伙们活动范围越来越大，我
们的监测工作也越来越难做咯。”尽管
嘴上“抱怨”着，他的眼角眉梢却分明
流淌着笑意。

猿鸣传递
喜怒哀乐

““呜呜””———这是海南—这是海南
长臂猿最具标志性的鸣声长臂猿最具标志性的鸣声。。每天每天

清晨清晨，，雄猿带头吹响雄猿带头吹响““起床集结号起床集结号””后后，，
树冠间紧接着会多出雌猿的几声颤音树冠间紧接着会多出雌猿的几声颤音，，
音量由低到高音量由低到高，，继而形成嘈杂的继而形成嘈杂的““合合
唱唱””，，声音一阵高过一阵声音一阵高过一阵。。

““每一只长臂猿都是单独睡一棵每一只长臂猿都是单独睡一棵
树树，，之间隔着数十米甚至更远的距离之间隔着数十米甚至更远的距离。。””
李文永猜测李文永猜测，，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它们它们
早上睡醒时才需通过鸣叫召唤彼此早上睡醒时才需通过鸣叫召唤彼此。。

十多分钟后十多分钟后，，猿鸣戛然而止猿鸣戛然而止，，山林山林
里只剩下风吹树叶的里只剩下风吹树叶的““簌簌簌簌””声声。。此此
时时，，天色通常已大亮天色通常已大亮，，海南长臂猿开始海南长臂猿开始
觅食觅食。。

吃得尽兴后，猿群会开始第二次鸣
叫，似乎是吃饱了更有力气，这一次鸣
叫和第一次的相比，像是音高突然提高
了几个八度，声音变得尖锐起来。

仔细听，并不是雄猿的每一声鸣
叫都会引来雌猿的合鸣。亚成年或未
成年雄猿在学习阶段的鸣叫，雌猿往往
不会理睬。

高亢洪亮的猿鸣萦绕耳畔，李文永
却没空闭眼享受这难得的环绕立体声，
他必须赶紧掏出手机录下鸣叫，并在小
本上记录猿群出现的点位、鸣叫时间及
特点。

关于猿鸣的监测记录越来越多，科
研人员渐渐从中找到不少规律：海南长
臂猿的鸣叫行为主要发生在黎明后4
小时内，每天鸣叫1次到4次不等，猿鸣
声调、音量有个体差异；长臂猿家族首
领（雄猿）出现变更时，种群鸣叫和“合
唱”的节奏会有所变化……

“当两个家庭群相遇时，长臂猿会
发出长时间的鸣叫，以宣告这是自己的
领域，我们称之为声讯相遇行为。”常年
跟踪研究海南长臂猿的贵州师范大学
教授周江介绍，当长臂猿受到外界环境
的某些刺激，如观察者、潜在的捕食者
突然出现，成年猿会迅速发出类似于

“gou——gou”的预警性鸣叫，提醒家
族群的其他成员有危险。

有意思的是，专家们还认为，猿鸣
在独猿建立新家庭群的过程中起着非
常重要的作用。这意味着，“单身猿”要
想脱单，首先得拥有一副好嗓子。

未来或能“听懂”猿语

拥有发达音囊的长臂猿是天生的
“歌唱家”，就像不同歌手拥有不同的发
音技巧，不同种类的长臂猿鸣叫特征也
各不相同。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海南长臂猿曾
被置于东黑冠长臂猿种下，但世界著名
灵长类学家托马斯·盖思曼通过研究发
现，海南长臂猿和东黑冠长臂猿在鸣叫
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认为海南长臂猿
应该是一个独立亚种。而后，国内学者
又从分子遗传学方面证实海南长臂猿
由独立亚种进化为独立种，其分类地位
这才得以确立。

可见，猿鸣不仅可以反映长臂猿的
情绪状态，更是识别它们身份的一个重
要标识。

“海南长臂猿尤其是成年雄猿鸣叫
的声音结构，是所有长臂猿种类中最简
单的。”周江认为，这或许可以佐证“海
南长臂猿是所有长臂猿中最原始的一
种”这一观点。

收集研究猿鸣并不容易。为了获
得海量的声音数据，过去监测人员必须
随身携带录音设备，日复一日地追着猿
群跑，记录下它们发出的鸣叫。

“猿群如果不叫，我们就无法监
听。”李文永说，碰到刮风下雨天，长臂
猿经常一消失就是好几天，“听不到猿
鸣，心里很着急。”

去年初，海南长臂猿声学监测项目
正式启动。海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副院长、教授汪继超作为该项目负责
人，带队在海南长臂猿栖息地布设了
45台传统声学监测设备。

猿鸣监测由“手动”变为“自动”，带
来了一定的便利，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设备需定期回收内置声学卡片、更换电
池，而且由于只能无差别地收录声音，
后续工作任务异常繁重。

瓶颈如何突破？得益于IUCN（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和华为共同发起的全
球项目——“Tech4Nature 科技守护
自然”的技术支持，目前海南长臂猿栖
息地已增设5台无线传输设备，一旦猿
鸣出现，便会激活设备实时传回声音，
并实现了声音的智能识别。

“这是海南长臂猿声学监测一次
质的飞跃。”汪继超期待，随着下一步
海南长臂猿栖息地实现实时声学监测
设备全覆盖，未来能通过后期云存储、
AI（人工智能）声纹分析、建立海南长
臂猿声纹数据库等，实现对长臂猿的
个体识别，并“听懂”它们的喜怒哀乐
和情感表达。

参与2021年海南长臂猿大
调查活动的郑海强在用望远镜寻
找长臂猿。

李文永（左一）和同事骑摩托
车上山监听长臂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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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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臂
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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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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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叫中的长臂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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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清晨，霸王岭
山腰薄雾萦绕。50岁的
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员李
文永仰起头，静静等待第
一声猿鸣的响起。“呜
——呜——”对他来说，
只有听到这声清亮如口
哨般的长音，这一天才算
真正开始。

日复一日的猿鸣不
只是亲切如老邻居般的
问候，更藏着海南长臂猿
的“基因密码”。过去几
十年间，包括李文永在内
的一代代海南长臂猿监
测与科研人员，携带传统
的声学监测设备，翻山越
岭采集第一手猿鸣数
据。如今，随着技术手段
的升级，科研人员不仅可
在千里之外实时监测猿
鸣，甚至开始尝试“翻译”
每一声猿鸣里蕴藏的喜
怒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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